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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困境 

吴端明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０）

［摘　要］弗兰纳里·奥康纳被公认是继福克纳之后美国南方最杰出的作家，在世界文学中影响巨大，她的作品阴郁，诡异，
对人性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她的创作中大都有浓重的南方意识和天主教意识，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她的小说体现了一

种存在主义困境。以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为例，小说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这种厌恶感不仅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环境

的描写上，还反映在个体的体验上；同时，作品还体现了人与人的相处中的折磨与纠缠，“他人就是地狱”；尽管社会本身是有

着多元色彩的，人却只能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体验存在的困境，人只能有相对的自由；但是，也有一些反英雄义无反顾地追

逐着自己的自由，尽管这样的追逐很荒谬；通过小说中人物对于宗教的态度或神父角色的描写，小说拷问了现实宗教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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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兰纳里·奥康纳被公认是继福克纳之后美
国南方最杰出的作家，在世界文学中影响巨大，她

的作品阴郁，诡异，对人性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她

的创作中大都有浓重的南方意识和天主教意识，她

提到：“在我看来，使我避免成为区域作家的唯一原

因是我的天主教信仰，而使我避免成为天主教作家

的唯一原因则是我的南方人身份。”［１］由此总结了

影响她创作的两个关键因素。围绕奥康纳的作品

有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包括对南方农村社会文化

的观察，也包括对其中的宗教意识的批判。同时，

一些研究针对小说中的哥特传统，包括其中的畸人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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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端明：奥康纳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困境

从另一个角度看，奥康纳小说体现了一种存在

主义困境。以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为例，小说表

达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这种厌恶感不仅体现在对

人的生存环境的描写上，还反映在个体的体验上；

人与人的相处本身就是折磨与纠缠，“他人就是地

狱”反映了人存在所面对的困境；尽管社会本身是

有着多元色彩的，但是人只能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

体验存在的困境，人只能有相对的自由，但是，也有

一些反英雄义无反顾地追逐着自己的自由，尽管这

样的追逐很荒谬；就生活方式而言，所有的行为守

则都是不重要的，人物表现出对周围一切的无比淡

漠；通过小说中人物对于宗教的态度或神父角色的

描写，小说拷问了现实宗教的意义。

　　一　厌恶感的传递

奥康纳的小说洋溢着“厌恶”的氛围，这种厌恶

不单表现在自然环境中，还表现在城市图景中，乃

至人物的外貌描写中。同样的厌恶情绪也体现在

存在主义文学家萨特早期的作品中。两者都强调

一种颓废的情绪，反映的是人的孤独与绝望。

在“河”这部短篇小说中，去往受洗的河流的路

上，有这样的景物描写：“周日炙热的太阳在身后不

远处跟着他们，掠过浮沫般的灰色云头，好像是想

追上他们。走在最外侧的贝富尔一边拉着康宁太

太的手，一边低头去看混凝土路上冲刷出的橙色和

紫色沟槽。”在对于乡村的描写中作者着重写到了

猪圈，刺鼻的垃圾味，兽类的响动，和猪的湿乎乎，

泛着酸味的脸。而在“火中之圈”中，文章开头便写

道：“最末一排树木有时仿佛一堵坚实的灰蓝色墙

壁，颜色略深于天空，但这个下午却几近黑色，后面

的天空是一片触目的灰白”。这些景物描写奠定了

全文的基调。“单调的天空似乎在奋力推着那堵树

墙，想要破墙而出。横贯边上那块田地上的树木像

一块块灰白色和黄绿色的补丁。”

这样的自然景物描写是灰色调的，让人觉得压

抑的。整个自然就像一个巨大的牢笼，将人罩在其

中，让人有强烈的逃离的欲望，同时，又是阴郁的，

窥视的，伺机而动的。

城市图景的截取也表现了这种厌恶的倾向，

“好运降临”一文中，在鲁比的眼中，“楼梯是这栋

公寓大楼中间一道又黑又窄的缝隙，上面铺着的
#

褐色地毯像是从地上长出来的。在她眼里，它象尖

塔的楼梯一样笔直向上。“人造黑人”一文中，黑德

先生带着外孙尼尔森进城，他唯一有能力带他见识

的就是下水道，“黑德先生向男孩讲解了下水道系

统。什么整座城市地下都埋着下水道啦，什么排出

的污水都在里面啦，什么老鼠在里面窜来窜去啦，

什么人会掉进去，被黑洞洞的管道吸下去，始终探

不着底啦。”在这样的视角中，城市是无精打采的，

藏污纳垢和破落的。用奥康纳自己在小说中的话

来表述，就是个“烂透的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中，人

们只渴望着能“爆发吧，把这个世界的污垢洗去

吧”。［２］６７

奥康纳长于对“畸人”的描写，她曾说：“为什

么我的人物都是怪诞、畸形的，根本在于我的写作

天资的本性使然。就某种程度而言，一个作家可以

选择他的主题，却无法选择他能够把什么写活、写

得精彩，而我能写活的恰恰是如《好人难寻》中的格

格不入的人和《善良的乡下人》中的销售员之类的

畸形人。”［３］这些畸人的描写同样传递了一种厌恶

感，研究哥特传统的王晓姝曾经这样总结，“奥康纳

小说中典型的畸人形象并非简单的、一维的创造，

而是表现出了复杂的极端心理状态的人。盲者、跛

者、聋哑者等身体残缺者，心理变态者、智力迟钝

者、行为怪癖者等精神残缺者皆可归入此列。”［４］１６７

奥康纳对于这些畸人的刻画，往往一两句话已经让

人印象深刻，如“救人就是救己”中的史福特利特先

生，“他转身面向落日，慢慢挥舞着那只完整的胳膊

和另一只残缺的胳膊，比划出一大片天空，他的身

形摆成了一个扭曲的十字。”又如“河”中的康宁太

太，“她脑袋向后仰去，他看见她慢慢闭上眼睛，张

开嘴巴，露出稀稀拉拉几颗长牙，有的发黄，有的比

她的肤色还要黑。她打鼾的时候象是一具会奏乐

的骷髅。”

总的来说，小说中展现的生存环境与人物图谱

都传递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惨淡的，令人生厌的，

杂乱无章的，毫无意义的，恍惚如鬼魅的，荒谬的，

丑恶的，这样的环境与人物体现了人作为个体的孤

独感和无奈感。

　　二　他人就是地狱

在奥康纳的小说中，人物的关系大都不能跳脱

几种相处模式：隔膜的，不能真正交流的，尤见母女

之间或母子之间不能沟通，迫使其中一方逃离；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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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威胁感或张力的，看到危机正在逼近的，毁灭性

的关系。这些相处模式令人的存在变得空前孤独

与绝望，甚至是透着愤怒的绝望。

在短篇小说“善良的乡下人中”，霍普韦尔太太

最爱说的三句话是“世无完人”，“生活就是如此”，

还有一句，也是最重要的一句，“别人也有别人的想

法”。霍普韦尔太太的形象很有代表性，奥康纳短

篇小说中的南方妇女的角色，大都如是，不爱思考，

陈腔滥调，也正因如此，与她们进行的沟通都是空

洞和无望的。

在奥康纳小说中，母女关系或母子关系大多不

睦，其中在“救人就是救自己”中的女儿就是个智力

迟钝的人，老太太盲目地爱护着她，一心要为她寻

个好丈夫，却把她推到不速之客的怀抱中，使这个

痴儿流落在异乡。而在“善良的乡下人”中，陈词滥

调的霍普韦尔太太与她的女博士女儿之间并不能

真正的交流，她为女儿改名为“乔伊”（ＪＯＹ），希望
她得到快乐，但是乔伊却执意改名为“胡尔加”

（Ｈｕｌｇａ）这个“所有语言里最难听的名字”。
小说“救人就是救自己”结尾出现的小男孩是

一个自我放逐的角色，他带上他的纸板箱，似乎表

示他要永远离开某个地方了，史福特利特先生对母

亲的颂扬反倒激怒了他，小男孩吼道：“我老妈是个

邋遢货，你妈是个臭婊子”，就往车下一跳，并摔进

了沟里。小男孩的愤怒暗示了母亲的自我放纵和

对抚育幼子责任的漠视。儿童角色在奥康纳笔下

往往是个孤苦无依的角色，尽管双亲犹在，但是因

为感情上的过早孤立令这些小孩早熟起来，早早地

盲目走上自我价值探寻之路，但这种探寻又往往是

碰壁和无果的，令人扼腕叹息，这是个荒谬的世界。

奥康纳笔下的外来者往往是隐隐带着威胁感

的，“救人就是救自己”中，不速之客木匠史福特利

特先生帮寡妇修理房舍，最终却让她的家业彻底破

产，而“善良的乡下人”中的女博士则被伪装真诚的

骗子夺去假肢，弃于谷仓顶楼上。金莉总结道：“外

界暴力入侵时，往往采取改变人物生活环境的方

式．．．精神世界的黑暗成为了现代罪人生存状态的
显著特征……奥康纳总是让他们陷于一种处境，发

觉不能用习惯的陈腔滥调去译解，以环境的陌生化

震荡并撕裂他们的精神地理，在外界暴力之助下体

味被生活表面所隐盖的深层现实主义。”［５］１７０

“他人就是地狱”原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对现代

社会中人恶劣生存环境和恶化的人际关系的总结，

但同时也是他号召人们冲破自我的牢笼，以个体自

由选择的权利，去营造新的天地的一句至理名

言［６］４６。奥康纳笔下的人物也正是如此，在与他人

的相处过程中，在这种暴力的震荡下，体味到被生

活表面所隐盖的现实主义。

　　三　有限的选择和“反英雄”的诞生

加缪曾经这样解释个体的选择和努力：“从根

本上来说，个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对立的、离异的、不

可调和的，所以，荒诞感从个体与世界产生关系时

开始，到个体的死亡结束。个体的一生向往幸福，

但不管怎样都无法得到，一切的努力付诸东流，于

是“幸福”成了一个荒诞的概念；个体顽强地进行自

由选择，却在种种磨难之后头破血流，自由原来是

如此的荒诞，可遇而不可求；个体希望在生存中体

验精神的存在，却往往发现自己扮演的是一个如此

愚蠢的、可笑的、甚至连自己都感到恶心的角色。

而在他谢世之前，这一角色无论多么让人难以忍

受，他都必须坚持下去。”［６］４９

在小说“人造黑人”中，黑德先生认为自己能心

平气和地看待人生，做年轻人理想的导师，他计划

带着他的孙儿去见识城里的方方面面，这样他就会

心甘情愿在家里度过余生了。他精心安排希望能

通过这次短途旅程树立起自己在孙儿心中的权威

智者的形象，却在途中每每被人奚落，鄙视，他作为

一个乡下人的孤陋寡闻和狭隘也暴露无遗，他促狭

地想给孙儿一个教训，没想到却陷入尴尬的境地，

在孙儿最需要他的时候不敢承认自己就是祖父。

在这次旅途中，他面临着多次的抉择，却在每次抉

择后更迷茫，更难堪，把祖孙俩推到更危险和孤立

疏离的境地。

尽管人扮演的角色是可笑的，加缪也通过创作

了西西弗斯这样的“反英雄”来阐明了一种战斗的

立场，［７］神癨们处罚西西弗斯，叫他不停地把一块

巨石推上山顶去，由于它本身的重量，巨石又从山

顶上滚下来。他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项苦役，尽管

知道没有完结的时候，他还是继续努力。巨石还在

滚动。世界是荒诞的，人的选择是有限的，无论如

何选择，人总会落入一种困境并发现幸福是无望

的。但是，总能有人保持着一种战斗的，奋争的态

度，总能有人执着于一种努力与注定的命运，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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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抗衡，这就是在存在主义困境中的“反英

雄”。奥康纳小说“河”中的小孩贝富尔就是这样

的反英雄，他独自一人从家中出发，长途跋涉到他

曾受洗的河中，希望上帝能接纳他到基督之国，他

一再把自己抛到河中，希望河流能接纳他，最终被

河流带走。

　　四　对宗教意义的拷问

宗教是奥康纳小说中的永恒元素，小说中或出

现神父角色，或试图刻画世人眼中的上帝。小说

“河”中的牧师是个刻板的角色，他传教但是并不了

解宗教的真实含义，因此他的说教显得苍白无力，

面对人们对于宗教意义的诘问，他表现得不自信，

也不能真正以宗教的精神去感召无知的人们。因

此，人们心中的上帝就仅仅停留在“上帝是能治病

的”，大家都希望牧师能帮忙治好身体上的病。牧

师与平民都显得愚昧不堪。而小说“流离失所”中

的神父，则被肖特利太太认为是，“当神父希望被人

认出自己是神父的时候，就这么打扮”。身为神父，

他虽有一副神父的外壳，挂着慈悲的面容，承担拯

救苦难的使命，但是他无能也无力纾解刚从集中营

逃出，希望能够开创新生活的波兰人一家的困境。

神父怯懦而迟钝，没有办法令庄园主麦克英特尔太

太放开怀抱，接纳这些外乡人，她的狭隘最终纵容

她的帮工杀害了这个波兰难民。从这方面看，这是

与神父的初衷背道而驰的。上帝的博爱之光在蒙

昧的人们面前也被屏蔽了。这从另外一方面也反

映出人们普遍的宗教觉悟。宗教只是人们挂在嘴

边的说辞，并没有实在的含义。在小说“乡下好人”

中，作者对宗教现状的讽刺更为辛辣。兜售圣经的

小伙子貌似真诚善良，实则污秽不堪。他把圣经挖

空，把威士忌，淫秽的纸牌藏在里面。人们只执着

于宗教的形式，实则有人以宗教的名义骗取他人的

信任，披着宗教的外衣满足自己的私欲。

金莉认为，在奥康纳笔下的角色有两类，一类

是心满意足的小资产者，物质利益是她们的生活目

的和精神支撑，她们自以为在蝇营狗苟之余重复几

句大众化的祷词就是模范的基督徒了，浑然不觉已

堕落成怠慢上帝的逐利者，物质俘获了她们的灵

魂，取代上帝成为她们顶礼膜拜的欲望对象。第二

类人是迷失在虚无的理性神殿中的现代知识分子。

他们认为上帝已死，转而崇拜人类自身的理性力

量。极度的傲慢和膨胀的自我意识遮蔽了现代理

性主义者的视野，使得灵魂无所着落，迷失在空虚

的情感荒原之中。［５］１６９

宗教意义的缺失更加突显出人们的存在困境。

人孤独而无助，仰仗于上帝但得到的是空洞的答

复，从而陷入更痛苦的心灵深渊，爆发出“这个烂透

的世界就要把人吞没”的呼声。“哦上帝，爆发吧，

把这个地球上的污垢洗去吧。”

正是通过厌恶感的传递，人与人之前的无望的

痛苦的沟通，反英雄的塑造和对宗教意义的拷问，

奥康纳的小说中体现出了存在主义的困境，这种困

境奠定了奥康纳作品的基调和氛围，形成了作品的

一大特色。

参考文献：

［１］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Ｓａｌｌｙｅ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ｏｆＦｌａｎｎｅｒｙＯ’Ｃｏｎｎｏｒ：Ｔｈｅ
ＨａｂｉｔｏｆＢｅｉｎｇ［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ａｒｒａｒ，Ｓｔｒａｕｓ＆Ｇｉｒ
ｏｕｘ，１９７９：１０４．

［２］奥康纳．好人难寻 ［Ｍ］．於梅译．北京：新星出版
社，２０１０．

［３］Ｑｕｉｎ，ＪｏｈｎＪｏｓｅｐｈ．ＦｌａｎｎｅｒｙＯ’Ｃｏｎｎｏｒ－ＡＴｒｉｂｕｔｅ［Ｊ］．
Ｅｓｐｒｉｔ，１９６４，（８）：２３

［４］王晓姝．哥特之魂：哥特传统在美国小说中的嬗变
［Ｍ］．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０．

［５］金莉．２０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Ｍ］．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汪小玲．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Ｍ］．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７］加缪．西西弗的神话［Ｍ］．杜小真，译．北京：三联书店，
１９８７：４３．

责任编辑：李　珂

３４１




